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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第32期新闻稿：显现之前，社会力量先要建立
 

《紧缩的门后再无安全感》，米西克·马萨姆武（津巴布韦）作于2014年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从 1943 年印度西孟加拉邦大饥荒，到 1977 年左翼阵线政府（the Left Front government）上台，当
地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、农民、难民、学生和文艺工作者当中持续积攒力量。左翼力量开展争取粮食
与土地的运动、建设工会力量、动员难民、反抗国家镇压，所做的不只是争取眼前诉求，而是搭建抗
争组织，培养一代代活动组织者，塑造出一种政治文化，将不同群体的不平遭遇视作共同斗争的一部
分。塑造出一种政治文化，让不同群体的苦难诉求被视作共同斗争的组成部分。1977  年的竞选胜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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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非依靠选票凭空造就社会力量，而是让建立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力量得以显现。

人们常把民众高涨的热情错当成社会力量。一名政治领袖吸引大批民众，一句口号在社交媒体迅速传
播，一场游行填满街头，人们便称一场运动已然壮大。这些现象或许代表着关注度、民众热情与发展
势头，却未必意味着具备组织实力：人群可以散去，选举可能失利，口号也会转瞬消逝。而社会力量
则蕴含更深层次的内涵，它有组织阶级在社会中采取行动的能力，能够为人民指点前路，也可以将人
民对世界的理解化为这个时代的普遍共识。

《甜蜜回忆》，热拉尔・加巴扬（塞内加尔）作于2019 年。

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社会权力，不单是因为占有工厂、银行、矿山、数字平台与大片地产，更是因为
它构建起各类制度，将自身利益包装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。资本掌控的媒体把保护私人财富宣扬为捍
卫自由；资本驱使的经济学家将削减公共开支称作“财政责任”；教育体系宣扬竞争是人的本性；法
律体系把财产权置于食物权、住房权以及体面生活权之上。资产阶级无需让所有人都认同它的世界观，
只需让这套预设看上去天经地义，划定主流讨论的边界，令其他替代方案还未经考量便显得脱离现实。
这就是资本主义霸权：统治阶级构建民众认同的能力，维系一套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社会秩序，并将其
伪装成代表全体社会的利益。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54-gramsci-mst-rossetto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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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集市》，里戈·伯努瓦（海地）作于1965 年。

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并不仅仅依靠民众认同，而是在认同的同时采取强制手段：一边依靠媒体和学校，
另一边则是警察、法庭与监狱。比如警方出动镇压罢工之前，报刊先要把罢工者塑造成自私自利的群
体。统治阶级推行社会权力，一边将自身世界观塑造为大众常识，一边备好强制机构，一旦民众认同
开始瓦解，便以此捍卫自身的世界观。

不过，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许下的承诺与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反复发生冲突，资本主义霸权就永远无法
达成。以印度为例，近期由青年发起的抗议暴露出尖锐矛盾：社会对年轻毕业生宣扬的是教育能带来
工作，可大量青年毕业生迎来的却是失业与不稳定就业。这类矛盾可能会带来新共识，但苦难本身并
不会自动催生社会主义意识。不安全感可以促进团结，也可能被利用、煽动民众迁怒于移民、受压迫
种性、宗教或少数族裔群体、女性，或其他劳动者。旧霸权陷入危机，既可能经由组织和斗争为左翼
开辟道路，也可能借助恐惧、怨愤与替罪羊为极右翼创造空间。客观处境不会自动发声，需要人民加
以解读。争夺现实状况的阐释权本身就是争夺社会权力斗争的一环。而这种解读并非凭空产生，要在
集体行动中逐步铸就。

https://breakthroughnews.org/2026/07/30/the-cockroach-rebellion-and-what-comes-nex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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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时间地图》，苏吉瓦·库马里（斯里兰卡）作于2018 年。

农民争取土地控制权的斗争挑战了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；妇女解放斗争则揭示家庭内部的支配
关系并非私事，而是社会权力架构的组成部分。每一场严肃的抗争都同时是一场教育过程：人们认清
谁与自己并肩，谁站在对立面，看清哪些机构打着中立旗号、实则维护现存秩序。人们发掘出自身与
同伴身上的力量，而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试图让他们低估这份力量。正因如此，仅仅依靠宣传无法构筑
社会权力。海报、报刊、影像作品、社交媒体宣传固然重要，却无法取代组织建设。人们不会仅仅因
为接触到正确的观点，就转变自身认知。意识的革新，诞生于集体行动的实践之中。

动员是围绕单一事件集结人群，而组织能够凝聚众人，培养持续斗争的能力。动员可以宣泄愤怒；组
织则将愤怒沉淀为共同记忆、纪律、领导力量与斗争策略。当民众的自发力量转化为有组织的能力时，
社会力量就此形成。工会、农民协会、妇女组织、社区委员会、政治讲习班、文化机构、社区媒体与
革命政党，都是构筑这种力量的载体。这些组织总结每一次斗争的经验，并将其传承至下一场抗争。
持之以恒搭建各类组织，社会力量便能培育出建设新社会所需的能力。

《城市乱象（十一）》，达乌达·巴（塞内加尔）作于2021 年。

工人阶级的分裂是资本赖以维持统治的一项优势。工人阶级分散在工厂、农场、办公室、学校、家庭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gongzuo-wenjian-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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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非正规市场。作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群体，工人常常被剥夺政治权利，他们对社会的贡
献也不断遭到贬低。资本利用这种分散处境与舆论打压制造分化：诱导正规就业工人忌惮非正规劳动
者、本土民众排斥移民、城市工人漠视农民、男性将妇女解放视作威胁。宗教、种族、族群、种姓、
语言差异被固化为长久的政治割裂线。社会主义组织工作的目标不是无视这些差异，也不是要求所有
抗争都消融于空洞的阶级统一口号。而是阐明各类压迫都根植于同一套社会秩序，以此搭建团结纽带。

在我们的理论传统中，构建这种团结就是打造“以史为基的阵营”：各类社会力量结成联盟，维系联
盟的不只是临时共识，而是一套共同的政治纲领。这一集团必须以工人阶级为根基，回应所有遭受资
本、帝国主义、父权制、种族主义、种姓压迫与生态破坏摧残的群体的诉求。政治纲领不能沦为清单，
简单为各个社会群体罗列各自诉求。它需要完整剖析当下的危机，指明可行的社会发展方向，阐明公
共医疗、土地改革、体面就业、妇女解放、生态修复、国家主权同属一项共同事业。统治阶级主张社
会应当围绕资本的自由运转建立秩序；社会主义历史集团则必须坚持，社会的组织核心应当是劳动者
尊严与生命的延续。社会力量正是这样取得霸权地位：依靠组织与斗争建立政治领导权，而非单纯依
靠宣传话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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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百鸟节庆》，卡洛斯·梅里达（墨西哥）作于1959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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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治阶级提供一套诉诸情绪的世界观。它向工人灌输邻里暗藏威胁、外来者夺走未来、贫穷是耻辱，
集体行动毫无用处的思想。统治阶级不断煽动怨愤，却阻止人们认清这套制度根源，引导人们将正当
的怒火宣泄到更为弱势的群体身上。这正是特殊类型极右翼势力开展动员的情绪土壤。极右翼向被抛
弃的人提供归属感，向饱受屈辱的人赋予自豪感，为生活动荡不安的人给出确定的答案。它给出的解
释充满谬误，但它所回应的痛苦真实存在。

倘若社会主义政治仅仅依靠数据展开论述，力量必然薄弱。它必须带来尊严、同伴情谊、勇气与希望，
这些不能是空泛口号，而是依托组织实践生成的切身体验。文化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：歌曲、诗歌、
戏剧、视觉艺术与集体仪式留存历史记忆，勾勒出那些尚且无法完整写进政策文件的未来图景。革命
文化不只教会人们应当反抗什么，更指明人们奋力追寻的发展方向。统治阶级将自身支配包装成大众
常识，不仅通过理论说辞维系地位，还掌控着恐惧、欲望、羞耻与期盼。因此，争夺社会力量的过程
中既需要开展思想论战，也需要进行情绪博弈。
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newsletterissue/guanyu-teshu-leixing-jiyouyi-shigelundian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tricontinental-conference-60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huibian-weilai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zh/huibian-13-xinzhishifenzi/
https://thetricontinental.org/dossier-ten-theses-on-marxism-and-decolonisatio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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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无题》，兹维·蒙（缅甸）作于2013 年。

社会力量不可或缺，但仅有社会力量远远不够。一场运动或许能够建成强大的民众组织，资产阶级却
依旧掌控投资、生产以及国家暴力机器。因此，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谋划一套能推动社会力量转化为政
权力量、并改造国家本身的策略。不过，选举胜利不能等同于这一进程的完成。左翼政党即便组建政
府，银行、大企业、高级官僚、法官、军官与媒体垄断机构，依旧可能受制于旧统治集团。正因如此，
左翼政府必须持续壮大民众独立组织，民众组织也不能沦为左翼官员被动的支持者。依靠社会力量，
一项事业才能跨越一届政府、一轮选举、一代领导人而延续下去。

人们常常只关注政治的收获时刻：谁赢得选举、谁组建政府、出台了什么法案、权力落入何人之手。
但任何收获之前都有漫长的、大多不为人所见的耕耘。等到收获来临，大部分劳作都会被人遗忘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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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选种、播种、改良土地、引水灌溉，还有呵护幼苗免受酷暑与病害侵袭。然而，构筑社会力量靠的
正是持久劳作：干部结束整日劳作后主持政治学习班，工会组织者登门探访害怕遭到解雇的工人，妇
女成立反暴力委员会，农民研究农业债务体系，青年在被国家漠视的社区组建文化团体。这些行动无
法独自改造社会，但汇聚起来便能造就拥有变革能力的人民。

民众并不缺少力量，缺少的是一套能使其认清、整合、运用自身力量的组织化载体。当人们不再仅仅
自认是历史的受难者，而是意识到自己能够创造历史之时，社会力量就此萌芽。

 

热忱的，

Vij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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